
一个愉快的下午
今天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因要买几本书，我早上5点半在

家门口工人路颍河路站乘52路公交
车去太康路新华书店，车上乘客不
多，但无空位。车到工人路互助路
站，右前方供老、弱、病、残及孕妇
乘坐的 4 个座位上的乘客全部下
车，我就近在第 3 个位置上坐下。
前面是一名背着书包中学生模样胖
胖的姑娘。

姑娘刚坐下，前面上来一位抱
孩子的妈妈，姑娘立即站起，将她让
到自己的位子上。车行一站到友爱
路站，上来一位50岁左右的女盲人，
右手拿着一根近两米长的竹竿，左
手掂着一个马扎，肩挎一个布包，一
看便知是在路西侧给人“算命”的女
仙。她虽是盲人，却轻车熟路，上车
左转径直向前走，刚刚给人让位站
在我身旁的姑娘忙伸手搀扶，女仙
以为姑娘为她让座，摸到我前面的
椅背，一扭身往我身上坐来，我慌忙
起身才不至于被坐在身上。女仙一
边落座，一边感叹：“还是好人多
啊！”

车前行右转到建设路站，上车
的人不少，一位中年女士看到女仙
身后座位上是一个十一二岁胖胖的
男孩，便对他说：“你看爷爷站在这
里，是不是让给爷爷坐？”孩子抬头
看我意欲站起，我忙用手按着孩子
的肩头：“不用，不用，我前面就下。”
孩子顺势坐下。车行至医学院站，
这位女士见我未下车，又一次提醒
小朋友为我让座，“我确实不累，孩
子上了一天的课已经很累了，让孩
子坐吧。”再次对这位女士表示感
谢。

到了沙口路，那位女仙下车，周
围没有比我年长的老人或孩子，我
安心坐下。刚坐下抬头想舒口气，
却见一名挺着大肚子的准妈妈出现
在我的左前方，我又赶忙站起。这
位准妈妈看我这把年纪不好意思，
我说“前面就到”，她才坐下。到了
大石桥我并未下车，这位准妈妈又
要站起让我坐下，我实话相告：“太
康路就下。”她满怀感激再次坐下。

车到太康路我下车，几乎站了
一路，却不觉得累，只觉得一身的轻
松。

在书店买了 3 本书、一张地图，
共计 135 元 1 角，交款时我给了 140
元，收银员问我：“有一毛钱吗？”“没
有。”此时随着身后一声“我这里
有”，一毛钱递到收银员的面前。我
扭头相谢，欣然接受了这位不相识
却不觉得陌生的姑娘的帮助。

给了别人力所能及的帮助，也
得到了别人真诚的帮助和关爱，又
买到了自己喜爱的书，我度过了一
个愉快的下午。

郑州市工人路 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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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你幸福吗？”国庆长假央视《走基层·百姓
心声》栏目着实火了一把，这不，女儿从学校归来休
假，一见面就如法炮制把话题抛向了我。

“老妈的幸福？——你和老爸的幸福就是老妈
的幸福！”我笑着把话题扔回女儿。

“老爸，您认为什么是幸福呢？”女儿模仿央视记
者口吻的同时，把水杯当作“话筒”举向老爸。

“我的幸福？——就是能够天天早晨和晚饭后
与你老妈到植物园散步！你功课不紧时，咱家三口
一起去植物园好好转转！”

“老爸的幸福，也是要老妈和俺给的啊！”女儿说
着，激动地上前拥抱一下我俩，嘴里还说个不停，“老
妈，你可得天天让俺老爸幸福啊！”

“好好，今天你也多休息下。饭后，咱就到植物
园找幸福去！”

植物园，这个天然的氧吧，早已成为荥阳人乃至
郑州人、旅行者健身休憩的靓丽家园。植物园位于
310国道与荥阳市京城路交会处，与郑氏三公像、体
育场、禹锡园、大海寺紧紧相连，是集休闲观光、生态
示范、科普教育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型植物园。园
内江南园林与北国风光共存，中原风貌和荥阳特色
兼有，也是感受中原厚重文化的好去处。走在蜿蜒
曲折的林荫道上，有绿树相伴，有花草入眼，一派绿
的风景，满腔绿的气息。

“妈妈，我要飞——飞起来喽!”银铃般的声音传
入耳畔。不远处，一名扎着羊角辫、六七岁模样的小
姑娘正跃举双臂学小鸟样儿。

“飞吧，飞到那棵银杏树上，摘颗银杏果下来！”
漂亮的妈妈笑着与女儿对话，年轻的爸爸在旁笑而
不语。

“不，我要飞到这棵桂花树上——把自己变成香
喷喷的‘香妃’!”小姑娘的可爱引得路人忍俊不禁。

“妈妈，你看，小姑娘这一家子多幸福！”女儿以
自己的目光瞅到了第一个幸福。

“爸爸，这植物园，好大好大呀！这是什么树？
叶子好漂亮！咦，这又是什么呀，开花一嘟噜一嘟噜
的……你给我讲讲嘛！”林荫道旁，一名问这问那的

小男孩把我们的目光吸引过去。
“妈妈，这小男孩和他爸爸也是幸福的!”女儿很

快就发现了第二个幸福。
园内南侧的音乐喷泉广场上，一群意气风发的

中老年人，正在优美的乐曲伴奏下舞动太极剑，或挥
剑、或伸展、或转体，柔中藏刚，行云流水，手、眼、身、
法、步，点、刺、劈、挂、撩，引得旁观的人也暗自叫
好。真可谓：“轻摇之以松其肩，柔随之以活其身，徐
行之以稳其步；养精神，修恬静无欲之平和心态；一
招一式尽涵中华传统文化。”

“妈妈，这是中老年人的幸福！你看他们的淡然
与安详！”思绪被女儿快乐的评价打断。

“妈妈，你快看，那边……跳得多给力！”不远处，
园中小溪旁的空地上，一群年轻的女子正在强劲的
音乐伴奏下舞动健身操。

“妈妈，这是年轻人的幸福！你看她们的举手投
足都张扬青春活力哩！”哈哈，这么快，女儿又瞅到了
新的幸福群体。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我看到，旁边
还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正投入地“观摩学习”，
或举臂伸手，或扭腰移步。

“嘿，不只是年轻人的幸福吧？老大爷也乐在其
中呀！”正说着，身旁闪过几名踏着滑轮“飞翔”的少
年。

“哪吒现身了吧！？”正感叹于新新少年“风火轮”
的玩酷，说时迟、那时快，又有个少年，腰一哈，追风
样向前飞去。

“妈妈，还有轮滑小子、老爷爷，还有我们所有
的——这些安适的人，都是幸福的！”漫步在金色叶
子铺成的银杏园小径上，一群自在的鸟儿冲向天
空……抬眼四周簇簇闲适的人群，女儿若有所思地
下了定论。

“对，孩子，咱们荥阳，本来就是中原经济区郑州
都市区大建设中的‘西花园’——植物园里可不就是
幸福多嘛！”回应着女儿的话，一家人已走到植物园
的门口。忽然发现，每一名路人都是微笑着的，而门
楣上高高飘扬的红旗正映红了张张笑脸。

荥阳市索河路中段32号院市委组织部 丁波

植物园里幸福多
[“幸福家园”征文选登 ]

我在管城区新民村住的时候，家的西边就是熊
儿河。熊儿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在郑州不知流
了多少年。当时由于年久失修，缺少管理，它已经
成了两岸杂草丛生，河道污水横流，平时臭气熏天，
雨天洪水泛滥的臭水沟。在沟的两边是低矮破旧
的居民区，这里的居民提起熊儿河，无不摇头摆手，
怨气冲天。记得我们单位的小王，人家给他介绍了
个对象，约定在熊儿河的铁路桥头上见面，还没说
10分钟，人家姑娘就被河里散发的臭气熏走了。

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郑州面貌的改变。流
经市区的金水河改变了模样以后，市委、市政府又
开始整治熊儿河。整治工作开始那天，我和许多居
民来到河边。紧挨着熊儿河的一个学校的老师也
领着学生来到了工地。看着忙忙碌碌的工人，听着
挖掘机的轰鸣声，我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有个小
学生对我说，我们以后再也闻不到熊儿河的臭味
了。一名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接过话说：“孩子们，你
们才闻了几年臭味，我都闻了几十年了。整治熊儿
河是党和政府为咱办的一件大好事呀！”

经过彻底的整治，昔日的龙须沟旧貌变新颜。
河中流水潺潺，河岸青石铺地。岸边垂柳婆娑，鲜
花飘香。游人陶醉其间，乐不思归。河这边，戏迷
们搭起了戏台，请来演员唱大戏，“辕门外三声炮如

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的悠扬旋律在
清澈的熊儿河上空飘荡；河那边，打牌的、健身的、
跳舞的，各享其乐。

有一天，在花红柳绿的熊儿河边我又遇见了原
来单位的小王，现在他已经成了花白胡子的老王，
他牵着老伴儿的手正在河边散步。他笑呵呵地对
我说：“我和老伴正在谈恋爱呢。想当初我们在这
儿谈恋爱的时候，还没谈热乎，就被臭气赶走了。”
说完，两个人手挽着手乐呵呵地走了。

一条河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给我留下了太多
的故事，也引起了我太多的联想。“郑州郑州，天天
挖沟”是一句贬损郑州的话，其实仔细想一想，有些
沟还是非挖不可的。如果不挖沟，缠绕在郑州上空
的电线、电缆怎么入地？如果不挖沟，天然气、自来
水管道怎么入地……不破不立，扒了成片的小屋，
就会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挖了一条条小路，就会
铺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现在，郑州市的紫荆山
路、人民路等主要路段正在挖大沟，不久的将来，四
通八达的地铁将会把你顺顺当当地送到郑州市的
每个角落。

一条河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痛苦的回忆，太多美
好的联想，太多幸福的憧憬……

郑州市紫荆山路紫荆尚都16号楼 刘升旭

一条沟 一条河

[ 聊斋闲品 ]

舌头的狂欢
□傅爱毛

我们的县城坐落在一座小山
上，晚饭后我喜欢到山上散步，在山
上散步时我经常会遇到一个疯子，
这疯子是位“诗人”，他总是一边散
步一边表演个人“诗朗诵”。我不知
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相信他一定
满腹诗书且学富五车，进行“诗朗
诵”表演的时候他声情并茂，附带丰
富的表情和得体的动作，有时候慷
慨激昂地伸展双臂，有时候深情款
款地双手合十，独自陶醉在诗的意
境里，如入无人之境。我个人认为，
他的朗诵水准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
炉火纯青之意境，恰恰得益于他是
个“疯子”的缘故。作为“疯子”，周
围环境对他不产生半丝影响，他旁
若无人、目不斜视，全部的生命能量
都专注和凝聚于诗意之中。由于对
诗歌之外的一切存在都不加关注，
使诗歌和他的生命得以最大限度的
水乳交融，如同雷鸣激生闪电，自然
和谐、相得益彰。而且，他仅仅为了
自己高兴而朗诵，不存在任何功利
之心，不矫情、不做作，自然坦荡，自
得其乐，处于绝对激情之状态，那时
那刻，这世界上只有他和他的诗歌
存在，那朗诵便炉火纯青、意境高远
了。有许多次，我一边欣赏“疯子诗
人”朗诵，一边因受其激情感染也想
要加入那朗诵之行列，或者要么，两
个人来个朗诵表演赛。我心血来潮
地想象着：小山顶端的青石小道上，
男女两个疯子昂首阔步、并肩而行，
你一句、我一句，诗意流荡、华章旖
旎，男的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女的
激情满怀、热泪盈眶，那情景看上去
一定非常和特别地“酷”。

每一次跟在那疯子的身后听他
朗诵，我都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个
细胞都想变成嘴巴和喉咙大声地朗
诵。我原本以为“阅读”和“朗诵”是
一回事，效果差不多，欣赏过这疯子
的朗诵以后我才明白：对于一个人
来说，发出声音是如此那般地重要，
重要到不亚于一日三餐、吃饭喝水
以及上床造爱。我进而相信，上帝
让人生出喉咙和舌头来，不只是为
了让它进食和呼吸，更重要的是为
了让它发出那独属于自己的声音
来，或哭或骂、或嚎或叫，或唱或诵、
或泣或诉，而我却自始至终没有勇
气大声而又响亮地朗诵过一首最短
的四行小诗，单单从这个层面来讲，
觉得自己比那个疯子要悲哀得多、
可怜得多，也虚伪得多。

说了这么多的废话作铺垫，我
真正想要说的是下面这句话：除了
我们家乡小山上的“疯子诗人”以
外，这世界上让我淋漓尽致地感受
到语言狂欢的有且只有一个人：莫
言。


